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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大数据
“杀熟”

□黄田

不久前，“同一航班在 3 部手机上显
示3种价格”的事件登上热搜，引发社会
关注。这一事件再次将大数据“杀熟”
问题推到公众视野的焦点位置。

大数据“杀熟”并非个例，在生活中
屡见不鲜。比如，有消费者反映，同一
款乳液套装，自己作为开通会员 4 年的
老用户，购买价格比普通用户贵 260
元。还有消费者在预订酒店时发现，会
员等级越高，价格反而越贵，老用户似
乎成了被“宰割”的对象。这些现象表
明，大数据“杀熟”已经渗透到我们的消
费生活中，给消费者带来了诸多困扰。

从本质上讲，大数据“杀熟”是一种
“价格歧视”行为，商家利用所掌握的消
费者的消费偏好等数据，对不同消费者
制定不同价格，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
化。这种行为严重侵犯了消费者的知
情权、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

大数据“杀熟”大行其道，主要有以
下原因。其一，商家的逐利本性是根本
驱动力，通过对老用户、高消费能力用
户等收取更高价格，可以获取更多利
润。其二，信息不对称使得消费者处于
弱势地位，商家掌握着大量的消费者数
据，而消费者对商家的定价策略和算法
却一无所知。其三，监管难度较大，大
数据“杀熟”具有隐蔽性和复杂性，难以
被及时发现和查处。

为了避免成为大数据“杀熟”的受
害者，消费者要增强防范意识。在消费
时，要保持警惕，不要轻易被商家的所
谓“个性化推荐”所迷惑，要多比较不同
平台、不同时间的价格，发现价格异常
时要及时维权。同时，监管部门应加强
对商家的监管力度，加大对大数据“杀
熟”行为的打击力度，建立健全相关法
律法规，明确大数据“杀熟”的定义和界
定标准，让商家不敢轻易越雷池一步。

总之，大数据“杀熟”问题严重损害
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破坏了市场的公
平竞争环境。我们必须高度警惕这一
现象，消费者要增强自我保护意识，监
管部门要加强监管执法，共同营造一个
公平、透明、诚信的消费环境，让大数据
技术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只有这样，我
们才能在享受数字经济带来的便利的
同时，避免被其“反噬”，真正实现消费
者与商家的共赢。

丽州漫谈

近日偶读邓广铭先生《陈龙川
传》，掩卷而思，不禁让人重新审视陈
亮其人，乃至整个南宋王朝。许多年
前，我曾闲翻《宋词选》，依稀记得陈
亮其人，只知陈氏为婺州永康人，南
宋状元，豪放派词人，却未曾将其词
作铭刻于心，至今思来，不免惭愧。

南宋王朝偏安东南一隅，南渡之
后，故土待复。王庭的统治者本该励
精图治，光复山河，却不承想皇帝苟
且偷安，士子们未敢言战，朝野一片
主和之声。整个大宋王朝理学泛滥，

“关闽濂洛”之学大行其道，读书人莫
不趋之若鹜，理学家们大谈“天理性
命”“内圣外王”。试想：皮之不存，毛
将焉附？国家行将灭亡，儒生们却在
高谈阔论，妄图改造民心，岂不可
笑？后来王朝的覆灭更是证明了这
群儒生的天真。

陈龙川便生于这般时局之中。
时势造英雄，风雨飘摇的乱世理应是
陈氏走向英雄之路绝好的环境。可
事实上，他仅是不断地与风车做斗争
的唐吉诃德罢了。

陈亮天资聪慧，自小饱读圣人之
书，长成后屡次参加科举，都败兴而
归。陈氏并未钻进理学的“牢笼”，而
是走向了迥异之途——经世之学。
这或许是浙东这块土地所特有的禀
性。后世的学者将陈氏的思想概括
为“义利双行，王霸并用”八字，确能
反映其一生的言行。他要“为天地立

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
世开太平”，面对危难的时局，他曾屡
次上书王庭，力主抗金，换来的却只
有讥哂和石沉大海。他甚至当着大
臣的面痛诉：“一日之苟安，数百年之
大患也。”可偌大个王朝，有几人清醒
呢？又有谁听其慷慨陈词呢？微斯
人，吾谁与归？科场失意，进言遭弃，
不禁让他心灰意冷，归隐乡里。“居庙
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
君”，陈氏注定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

“包羞忍辱是男儿”，他将荣辱置之度
外，仍然特立独行，以至于遭人忌恨，
数度被谗下狱。

陈亮一生值得浓墨重彩一笔的
莫过于与朱熹的论辩，吾爱吾师，吾
更爱真理。他尊重朱熹，却不肯赞同
其说。两人的文字交锋、思想抵牾曾
让朱氏甚为不悦。“经世之学”与“性
理之学”孰是孰非姑且不论，陈氏这
般坚持己见并身体力行之人，尤其让
人钦佩。晚年，他不顾体弱多病，亲
赴金陵，考察石头城的地胜形迹。返
乡途径临安时，再度上书朝廷，陈言
抗金安邦之策。陈氏的一生充满坎
坷与不幸，唯有与金华吕祖谦亦师亦
友亦兄的情谊让其感到温馨不已。
东莱先生是陈亮一生中最好的朋友，
陈氏每书一文必先呈送于吕氏的案
前，每有苦闷之事，便与这位兄长促
膝长谈。天妒英才，东莱先生不幸英
年早逝，这让陈亮伤心不已，在祭文
中发出“伯牙之琴已分，其不可复鼓”
的哀叹。

东莱的离去让陈亮更加孤独。
知音少，弦断有谁听？太多的磨难并
未让他消沉，反而激发了他更旺盛的
斗志。宋光宗绍熙四年（1193 年），
陈龙川举进士第一，授签书建康军节
度判官厅公事。可惜还未上任，次年
即在家辞世，享年 52 岁。造化弄人，
一生的夙愿即将实现，正要施展抱负
之时，却驾鹤西去。功业未遂，只能
在另一个极乐世界里收拾旧山河了。

命运如此乖戾，让人唏嘘不已。
长歌当哭，哭陈氏龙川。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待从头收拾旧山河
——《陈龙川传》读后感

□赵丹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黑
发不知勤学早，转眼便是白头翁”“一
年 之 计 在 于 春 ，一 日 之 计 在 于
寅”⋯⋯我刚上小学，当年毕业于浙
江湘湖师范学校的母亲就常用这些
话教导我，还在我的书包上亲手绣上

“努力学习”四个字，勉励我珍惜少年
时光，好好学习。母亲说，她小时候
所读的《增广贤文》里，就有许多劝勉
人好学上进，珍惜时间的格言。然
而，我却一直没看过这本书。

20 世纪 80 年代末，我出差去杭
州浙大办事，住在浙大招待所。那天
傍晚出门散步，走进附近一家书店，
只见那些曾被批判，被禁看的“毒草”
小说以及其他图书已重新出版。我
随意浏览了书架上的书后，摆在书桌
上的《增广贤文》《朱子治家格言》《弟
子规》等映入我的眼帘。我信手翻开

《增广贤文》，母亲说过的那些话很快
跳入眼帘，亲切、悦目。我高兴地买
了这本书。

当夜，我细读《增广贤文》，感到
书中那些话是那么熟悉，通俗，富有
哲理。这一夜，我又梦见母亲，她又
在用《增广贤文》谆谆教诲我了。

《增广贤文》始于何时，编于何
时，已无法考证。据介绍，《增广贤
文》是儒家文化的口头创作，来源于
民众的口口相传。明代中叶，一儒生
广泛收集民间相传的格言、谚语，编
纂成册，后经明末清初人士增补，终
成《增广贤文》。此书风靡全国，影响
很大，其中许多句子几乎家喻户晓，
妇孺皆知。

儒家文化的主流是经世致用，兴

邦治国，教化民众。表现在人生态度
上，就是关心社会现实的入世精神。

《增广贤文》特别强调了对人的教化，
如“训子须从胎教始，端蒙必自小学
初。养子不教如养驴，养女不教如养
猪。贤乃国之宝，儒为席上珍。农工
与商贾，皆宜敦五伦”。此书反映出
中华民族早就具有立足于现实、重视
人生、以人为本的立国为民思想。

“三人同行，必有我师，择其善者
而从，其不善者改之。心口如一，童
叟无欺。许人一物，千金不移。一言
既出，驷马难追。鄙啬之极，必生奢
男；厚德之至，定产佳儿。日勤三省，
夜惕四知。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
思。”这些说法都是教人虚心好学、诚
实守信的箴言；都是崇尚节俭，用道
德教子，勤学勤思，做一个有道德、有
教养、心口如一的人的养心良药。

“静中观动物，闲处看人忙，才得
超尘脱俗的趣味；忙处会偷闲，动中
能取静，便是安身立命的功夫。内要
伶俐，外要痴呆。聪明呈尽，惹祸招
灾。能让终有益，忍气免伤财。富从
升合起，贫困不算来。暗中休使箭，
乖里放些呆。”当前，在“一切向钱看，
趋利很有市场，争家私夺遗产，兄弟
姐妹反目屡见不鲜；同行竞争手段使
尽，唯恐对手不倒”的思想环境里，这
些话可说是醒世恒言。

《增广贤文》中有关“孝、贤”的字
句更多。其中耳熟能详的有“万恶淫
为首，百善孝为先，妻贤夫祸少，子孝
父宽心。父老奔驰无孝子，要知母贤
看儿衣。富若不教子，钱谷必消亡；
贵若不教子，衣冠受不长。国有贤臣

安社稷，家有逆子恼爹娘”，读后都是
陶冶孝心、爱心的良言。

说到交朋友，《增广贤文》中的告
诫更为尖刻，如“结交须胜我，似我不
如无。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
可无。交友不宜滥，滥则贡谀者来。
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
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难知心。
世人结交须黄金，黄金不多交不深。
有钱道真语，无钱语不真，不信但看
筵中酒，杯杯先敬有钱人。”

《增广贤文》中，许多忠孝廉节的
修养箴言，许多勉励人勤学，仁义，宽
宏大量，得理让人；许多劝人行善莫
作恶的格言谚语，都是与现在人们所
倡导的美德情操的内涵相一致的。
常读这些醒世格言，不仅可以剔除许
多郁闷与烦恼，还可以使自己站在更
高的层面上看待世界。

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作为封
建社会宣传三纲五常，忠孝廉节的核
心思想而流传的《增广贤文》，肯定不
可避免地会出现迷信色彩浓重，有悖
科学理念的东西，同时还有消极的宿
命和圆滑处世等方面的东西，如“生
死由命，富贵在天。万事皆已定，浮
生空自忙。君子安贫，达人知命。守
分安命，趋吉避凶。贫穷自在，富贵
多忧”，但只要在阅读时剔除这些落
后、迷信甚至是愚昧的成分，取其文
明、进步，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内容，

《增广贤文》仍不失一本让人修身养
性，提高素养，提升道德水准的读物，
特别是那些通俗易懂，比喻形象生
动，富有韵律，朗朗上口的文字，常常
让人过目不忘。

夜读《增广贤文》
□柯高军


